
 邁向廿一世紀之台灣非政府組織（NGOs）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1期／2000.09.30 12  

全球民間社會力：台灣NGOs與

國際社會的改革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台灣的民間社會力勢必將先自我改進、轉化和提升，既要在關懷、組

織上本土化，也要在目標訴求和跨國聯盟上區域化和全球化。而這正

是台灣民間社會力在跨世紀之交，迎向千禧年的最大挑戰。 
 

 迎接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一睹下一個

世紀的新態勢，在接近世紀末的今天應是

很多人的想法。  

 但要預測下一個千年的第一個百年，恐

非社會學者的能力所及和專業所長，但眺

望下個百年的頭二十五年，也就是 2025

年，既合乎當下大多數人的心願和生命極

限，也適合做為社會學者實證精神的訓

練。  

 要遙望下一個二十五年的世界，就得先

回首過去這二十五年的人，為某種訴求目

標的達成而發揮的集體力量和組織力，而

它對既有國家作為和相關制度及秩序的影

響和衝擊並不限於政治範疇。雖然政治衝

擊往往是最明顯和最可察覺的效果，就這

樣的理解來看社會力表現得最具體的形式

莫過於社會運動，而它所代表的也無疑就

是民間社會的公共領域影響力。換句話

說，民間社會要想對國家有任何組織化和

持續的影響力，就得靠社會運動及其所展

現的社會力。  

 那麼，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全球各

地的民間社會運動力曾展現過什麼樣的集

體影響呢？又曾改變了二十世紀末人類社

會的舊有秩序嗎？我認為應該要以「新社

會運動的崛起」和「第三波民主的浪潮」

為最有代表性。  

 新社會運動之為「新」，在於這些展現

民間動員力量的目的，不是為爭取傳統舊

有的勞工階級利益，而是更廣闊地意圖改

變既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秩序和價值；進

而建構新的結構、秩序和價值。這些起源

於西歐、北美到東亞、拉丁美洲的新社會

運動包括有環境生態運動（包括反核）、

人權運動、和平運動、女性運動與第三世

界團結運動、都市違建住民運動、對立文

化運動、原住民運動以及種種反歧視的少

數群體運動（如同性戀平權運動）等。從

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開始，這些社會

運動大半是由以社會文化專業人士為主的

「新中產階段」（簡稱新階級）帶頭，這

種不同於勞工運動的行動形式，支持者和

參與者的民間動員，在過去二十多年裡，

為世紀末的人類社會創造了許多前所沒有

的新論述、新價值和新認同，如性別平

權、環境典範綠色論述，另類性偏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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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民參與等，而且這些新價值還飄洋過

海，在全球許多角落為新興社會風氣，形

成跨世紀下一波全球化的特有內涵之一。

而將上述這些新論述集結化和組織化，向

下推展更廣大民眾，向上影響到更多的政

府決策者的，就是分散全球各國的「非政

府組織」（NGOs）。  

第三波民主浪潮席捲全球 

 「第三波民主化」一辭是由韓亭頓

（Huntington）所創造，指的就是繼 1828

～1926年的第一波民主化，1943～1962年

的第二波，而在1975年以來在全球不同國

家所發生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確，在過

去四分之一世紀裡，歐洲、亞洲、拉丁美

洲有三十個國家都經歷了政權轉型，從威

權轉變為民主，也讓世人活生生地在世紀

末目睹了自由化、民主過渡和轉型、民主

鞏固這三個階段的展現和成就。民主化當

然是全球人類社會的大事，而它背後的一

股動力也是來自民間社會的動員，它可能

經由中產階級所施展的社會壓力或是勞工

的抗爭，再與反對黨的聯盟，從而改造了

威權政體。經驗證實，民間社會力是第三

波民主化的催生者之一，將也是第三波民

主能否長長久久鞏固不衰的維護者。  

 在上述這兩個本世紀末期二十五年所發

生的社會變遷大脈絡裡，民間社會力都是

不可輕忽的要角。透過各類型社會運動和

各種草根的 NGOs，民間社會的新（中

產）階級在世紀末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社會

文化影響力，挑戰舊的資本主義成長價值

及物質主義而揭櫫新的環境價值與「後物

質主義」，也質疑長久成為霸權思想的男

性沙文主義和主流族群主宰理念，而高舉

女性平權主義和原住民文化自主意識。這

些在過去二十五年裡逐漸成形的論述也已

經從「非主流」和「異端」的邊陲地位，

提升成足以與主流並駕齊驅和分庭抗禮的

「準主流」架式。而且它更超越國界，在

國際和全球場域組成跨國的運動聯盟。  

趨向同質化的國際社會改革 

 新社會運動雖是著眼於文化價值的重

塑，但它對於現實政治也發揮了改造的衝

擊。新社會運動雖不直接挑戰和改變既存

威權體制，但是新社會運動所訴求的新文

化價值和藉著運動組織所發生的集體壓

力，卻足以慢慢的鬆動了一些權威政體對

民間社會各領域的有形和無形控制。因

此，新社會運動雖主要是從西歐民主的國

家社會裡孕育和發展出來，但它卻也經由

全球化的知識和媒體溝通管道傳入一些在

西歐之外的權威國家，並由在地的知識份

子和新中產階級將之本土化和落實，這也

是為什麼新社會運動對非西歐的權威國家

社會，能產生「第三波民主化」效應的原

因。  

 綜合觀察上述這兩個大變遷脈絡的形

成、基礎、擴散、互動和影響，不難可以

得到這樣的結論：在千禧年前的過去二十

五年裡，社會力已經個別或串聯地展現了

它對世紀末全球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的

影響。更重要的是，不論是新社會運動或

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所以能夠產生超

越對單一國家社會，而且有跨國性的衝擊

力，並且構成交互關係和持續擴展的網

絡，即得助於另一個跨世紀的大轉變—全

球化。  

 單是就「全球化」這個概念的流行來

說，就是本世紀末的跨國文化大事。所謂

全球化現象，指的是逐漸以「全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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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共屬、共爭和共享社區的經濟、科技

趨 勢 和 文 化 的 溝 通 潮 流 。 用 吉 登 斯

（Giddens）的話來說，全球化是那些不

受各種距離（如民族國家、宗教、區域和

大洲）所限制和約束的普遍化行為和生活

方式。貝克（Beck）更具體地將二十世

紀末披靡的全球化區分成為經濟、生產、

資訊、生態、文化和民間社會等六個面

向。雖說其中的經濟和生產的全球化或可

溯及四世紀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成形，

但其他四面向的全球化現象能真正被多數

當代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則不能

不說始自1980年代，羅伯森（Robertson）

稱之為「全球的同質化」，不過他也指出

全球化事實上即是多個不同地方文化的匯

集、互動和激盪，以及重新界定內涵的過

程，這也是為什麼他主張乾脆用「全球本

土化」（ glocolization）來取代文化全球

化。  

全球本土化下的NGOs社會力 

 換言之，全球本土化本身即包含「異中

求同」（全球化）和「同中求異」（本土

化）這兩個具體而微的轉變脈絡，也由於

這兩個脈絡的有效運作，新社會運動才有

可能從西歐新中產階級的文化覺醒和自我

動員，擴散到其他的地方，而同時以全球

趨同的目標和具地方特色的訴求和作法在

所謂的跨國社會空間裡開展而形成跨世紀

民間社會的全球化。同樣的，也因為有資

訊、文化和民間社會的全球地方化，第三

波的民主才可能會到三大洲的三十個國家

掀起民主浪潮，讓民主的普同目標和價值

種子能在那麼多的威權國度裏同時成長茁

壯。  

 新社會運動，第三波民主和全球地方化

在這三大洲同時出現在本世紀最後二十五

年裡的全球社會文化轉型軌跡和趨勢，對

千禧年後頭二十五年的全球社會力會產生

什麼樣變與不變的新動向？  

 我對未來全球社會力新動向的預測，基

本上是認為過去二十多年來民間社會和它

的公共領域已經展現深刻影響力和動員模

式，也將會持續到千禧年後的二十多年。

具體地說，我們將可以繼續目睹下面這些

全球社會力的動向：  

讓非主流的成為主流 

 一、在跨世紀之交已經蔚為全球化的新

價值和新論述，如性別平權，原住民文化

尊嚴，環境主義永續發展和多元文化主

義，將很可能在千禧年後被進一步的制度

化，或再轉進成為下一世紀人類繼續追求

的文化運動主流。亦即我們將觀察到本世

紀興起的非主流文化價值將在下世紀頭二

十五年或被接納和制度化，而展現在各國

的法律、社會、經濟、文化制度的主流之

內，或是仍然需要透過新社會運動的形

式，再做將非主流主流化的努力。  

 二、在千禧年後，比較有可能被主流化

的當前非主流價值是環境生態的論述和永

續發展的理念，這是因為全球性的環境破

壞和生態危機在下個世紀勢必將成為全球

民間社會公共領域最優關懷的問題，而

「大地反撲」的全球焦慮也將使得環境論

述擠到性別論述和少數民族文化論述之

前。  

 三、在下世紀的頭二十五年，全球民間

社會也將必須面對為一些在本世紀末期出

現的跨國界、全球化問題，以組織的集體

力量去設法減輕或解決。這些問題包括環

境、愛滋病、移民和難民、貧窮、族種歧

視和洗劫。換言之，跨國界民間社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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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和聯盟，將必然成為新的動向，這與

過去新社會運動已形成的全球化影響比

較，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下世紀的全球社會

力的串聯，將更有形、更組織化。  

多目標．多策略．多國化 

 四、「全球民間社會」（ global civil 

society）將在下一世紀形成，這是由跨國

界的現存多國民間組織網路所構成，或是

隨著新生課題而再組全新的多邊國際社會

力組織，其主旨就是在建立「全球的團

結」和「地球公民」的體認。此種新生的

跨國民間社會架構和場域，有別於國際政

府組織和國際企業組織，可謂是國際或全

球的第三部門。此一現象被Salamon稱為

「結社的革命」。  

 五、形成中的全球民間社會，在本質上

將是「多目標」的組織，也將採取「多策

略」動員各個全球的地方民間社會力，以

追求「多國化」的運動訴求。這應該就是

Beck所指稱的民間社會全球化的最具體

表現。我們也將看到這種新生的全球民間

社會力與傳統的國際政治力和國際經濟力

產生更密切、更具制衡作用的對話和協

商。這也就是說，千禧年後將出現全球社

會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相互激盪，重新調

整彼此權力關係的新態勢。  

 六、全球民間社會力在千禧年後，也應

防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的地方逆流和威權

復辟。二十五年的新生民主轉型和鞏固經

驗，雖為全球社會帶來「民主文化」的跨

國實驗和實踐，也使得各國民間社會持續

要擔負維護民主鞏固的永續。鑑於前兩波

的民主化都曾不幸遭遇反民主的逆流，民

間社會在下個世紀頭二十五年也的確要時

時有心地防堵威權的復辟，這不僅要靠各

國社會力的警覺，也有賴於跨國的全球社

會力的積極預防。  

全球地方化力量之制衡與重塑 

 七、全球化民間社會力也將在下一個世

紀開始反省這一個世紀末所形成的全球

化，針對經濟、生產、資訊、生態、文化

和民間社會等六大面向的全球化對不同區

域、地方和國度的衝擊進行評估和反思。

很有可能的一種新動向是在這六大全球地

方化力量當中，出現某種內在的相互制衡

作用，並透過各自的機制（帶原者、承載

者和媒介者），進行相互修正和重塑。譬

如說，生態全球化和民間社會全球化的機

制就很可能會對經濟、生產、資訊和文化

全球化的效應加以批判挑戰和制衡。這種

反思不但會發生在不同的全球地方層級，

也會出現在全球的領域，這種過程或許可

暫時稱之為「民間社會對全球化的全球制

衡」。  

 最後，我們也將目睹台灣在千禧年後的

全球社會力動向新軌跡中，繼續貼近上述

七個面向的全球動向。既然台灣的民間社

會力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表現得可圈可

點，在號召新社會運動和推動第三波民主

化亦均未缺席，相信在未來的二十五年，

台灣的民間社會也將繼續與全球化社會力

同步發展，積極投入對整個全球和國際共

同課題的關切和發言。  

 具體而言，台灣的民間社會力勢必將先

自我改造、轉化和提升，既要在關懷組織

上本土化，也要在目標訴求上和跨國聯盟

上區域化和全球化。而這點正是台灣民間

社會力在跨世紀之交，迎向千禧年時的最

大挑戰。同時，一如其他在本世紀末才初

嚐民主的國家社會，台灣民間社會力也必

須在千禧年之後，不但要繼續鞏固民主體

制、淨化民主品質，更要謹防威權遺留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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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勢力，假借民主的面具或以庸俗化的民

主身段，進行反民主的復辟。  

台灣新經驗的考驗 

 近十多年來，我也一直在密切注意台灣

的民間社會力量、政權轉移和政治民主化

的關係。從觀察和分析二十種民間社會運

動的興起、動員、和對政府的影響，我見

證到民間社會力的確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

催生者，它不但促使政府對民間的要求和

訴求做合理而有效的回應，也提供政治反

對勢力進一步改變政權的可能契機。政權

轉變不是民間社會運動的目的，但它卻可

能與反對黨以各種方式攜手合作，採取同

一陣線，而最終以政黨和平轉移為收場。

政黨和平轉移政權當然是任何反對黨的終

極目標，反對黨一旦搖身成為執政黨之

後，就同樣會面臨民間社會力和其他在野

反對黨的挑戰。  

 今天的民進黨政權就是這樣的處境。換

言之，新政府從今以後就得面對來自當年

許多戰友嚴苛的要求。  

 據我瞭解，包括環保、婦女、人權和福

利等團體在內的幾股民間社會力量，也都

在對新政府「聽其言，觀其行」，這種觀

望的期限大概是半年。也就是到今年底，

民間社會運動組織還會以老戰友的同情立

場給新政府對相關改革議題做出令民間改

革運動團體滿意的政策反應，譬如說，若

到時候民進黨新政府的核四、七輕或年金

政策有違當年與民間社會運動的承諾，那

麼，民間社會力將會不客氣地以嚴苛的指

責和批判態度來對付新政府，就像他們過

去對付國民黨政府一樣。  

 二十年來的民間社會和NGOs與政府關

係因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而正好走完

一個循環。對我來說，我也正好可以用新

的角度來繼續分析新政府與民間社會將可

能展開的「新關係」。  

 日前，我在哈佛大學對北美台灣研究學

會2000年年會所做的專題演講中，也提到

這個課題。我認為這將是今後台灣研究值

得關注的一個新興研究重點。  

 除了這個課題之外，我也認為政治民主

化完全達成之後，台灣的民間社會和所有

的NGOs都應該再上一層樓，從完成本土

的改革之後，進而投入參與國際民間社會

的改革運動。這跨越國界的全球民間社會

力，換另一種說法，就是以跨國的改革網

絡形式出現，在這種跨國的民間社會網絡

中，各國的個別民間社會團體將投入各種

不同的全球改革議題和運動，如環境、婦

女、人權、和平、少數民族世界秩序和發

展等，並採取跨國界的聯合陣線，一齊對

世界上的不同國家施壓，以期產生跨越國

界的政治效果，而使上述這些領域中的改

革目標得以實現。  

 在這種全球民間社會改革的跨國策略和

行動中，在不同國家裡的非政府組織

（NGOs）將彼此會共同分享和傳遞重要

的資訊，會用象徵和符號、故事和行動讓

改革目標能讓全球更多民眾了解，透過集

體壓力可以協助弱勢團體對相關的政府、

企業，或國際組織產生影響力；當然也會

利用全球的影響網絡，說服或迫使某特定

政府和其他權力對象改變其原有的立場和

政策。  

 台灣的民間社會力量，應該有能力從本

土提升和擴大其影響到全球，好讓台灣的

能見度和知名度能再現國際。至於要怎麼

做才能達到這種全球化的新目的，也正是

眼前台灣民間組織的另一挑戰。   ◎ 


